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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叙事视域下文化安全建设的
生成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韩 叶

摘要：数字叙事为数智时代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设了新的桥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交流与传播、创新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数字叙事以数字筑基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记忆的建

构、以数智桥接跨文化交流的数字传播矩阵、以数智赋能文化产业变革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然而，也在无形中导致文化碎片化、同质化、边缘化、符号化和商品化的安全风险。对此，应

坚持以多模态数字叙事实现文化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转变，以守正创新的根本方法助力文化从

同质化到多样化的复归，以数智融合推动文化从边缘化到中心化的提升，以深度叙事实现文化

从符号化到深度解读的转变，以文化价值为导向促使文化从商品化到文化价值使命的回归，为

新时期的文化安全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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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即讲故事，而所谓的数字叙事，从广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在一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环境中，

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智媒介进行的故事讲述。作为数智时代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基本载体，叙事承载着社会

记忆、民族基因与国家价值，是文化安全的核心要素。数字叙事作为数智时代的产物，其本质是传统叙

事逻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重构叙事形态、拓宽传播边界、强化主体互动等方式，为新时

期的文化安全建设提供了新范式。一方面，数字叙事以多媒体、VR、AR、AI等数智技术为支撑，构建沉

浸式、交互式的叙事场景，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具象的、可参与的文化体验，使受众从被动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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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主动建构者，从而深化主体对文化的认同、巩固价值共识、筑牢文化安全根基。另一方面，数字

叙事所具备的跨媒介、多模态的叙事特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既能够通过算法精准触达

目标群体，实现文化的高效传承，又能够依托全球化数字平台提升文化传播效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深入探究数字叙事的生成逻辑与现实挑战，不仅是应对数智时代文化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更是把握文

化发展主动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

一、数字叙事赋能文化安全建设的生成逻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

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数字叙事的出场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革新，

更是一场深刻的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文化叙事形态变革，它重新定义了叙事的概念和形态，为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带来新的可能。

（一）逻辑根基：文化数字化与数字文化记忆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尤其是在数智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更迭革新了文

化传承与保护的范式，以沉浸式、互动性、抽象化等多元手段赋能文化叙事形态，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

赋能、信息化转型，将中华文化的深厚资源优势转化为新时期文化创新发展优势。

数字叙事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形态，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现实进路。一方面，数字叙事

推动了文化数字化发展。叙事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交流方式，从石壁刻画到书籍文本到照片到活动影像再

到数字叙事，媒介始终贯穿其中，成为叙事的重要载体。而媒介受技术发展的影响，呈现多元形态。因

此，数字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差异，主要集中于所依托的媒介不同。数字叙事通常被理解为利用数字技术

和其他多媒体形式进行故事叙述的一种形式或者方法。质言之，数字叙事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兴

起的新型叙事模式。利用数字技术将一切现实生活中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观点、理念等抽象

化为数据形式，使得原本难以保存的古籍文献、史料资源等以数字文本形式在数字空间得以永久留存。

以数字叙事实现对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记录、修复和管理，实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

数字叙事助力文化记忆构建。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多元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要纽带。无论

是传统的叙事模式还是数字叙事，人们在叙事的过程中分享和传承经验，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建构并

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数字叙事在文化记忆构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

多种媒介，通过互动体验、社交分享、个性化推荐等形式，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记忆在数字时代的传播深

度和广度，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

（二）逻辑核心：跨文化交流的数字传播矩阵建构

在数智时代，数字叙事的受众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又可能是现实的人以抽象化的数据形式

存在于虚拟空间，地域和身份的限制在此处被打破，受众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文化身份或价值理念，所有

置身叙事场景中的受众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数字叙事的统一受众。此时，数字叙事横跨现实空间与

虚拟空间，模糊了时空界限和多元文化间的背景差异。因此，在数字叙事场景中，多元文化间的传播与

交流变得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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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数字叙事拓宽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广度。数字叙事依赖数智媒介的参与，一切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场景中的社交媒介皆是数字叙事的重要载体。数字叙事借助多元化的数智技术，以文本、图

片、音频、视频等形式，使得中华文化在数字空间的呈现形式更加丰满、立体和多样。例如，通过制作

精美的纪录片、动画短片、游戏视频等方式融入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借助微博、微信、小红书、抖

音、B站等社交媒介平台形成数智传播矩阵，将复杂且抽象的文化概念和历史故事以更加直观、生动的方

式展现给受众。这种囊括视听感官的体验不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吸引力，而且还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所接受和理解，进一步实现跨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数字叙事提升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深度。互动性

是数字叙事的重要特点。在传统的数字叙事场景中，受众通常是以旁观者视角又称第三者视角去阅读、

观看他者的故事；而在数字叙事环境中，叙事接受者通常以第一人称视角，亲历叙事的发生，抑或成为

旁观者观测叙事的发生。在数字叙事场景中，叙事的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叙事的核心和出发点，

完成在数字世界中的叙事体验，无形中加深了用户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深度。此外，数字叙事还具有叙事

沉浸的特点，尤其体现在空间沉浸、时间沉浸和情感沉浸中。数字叙事通过数智技术可以创造一个既具

有强烈文化特色，又符合叙事受众审美的故事世界。实现叙事受众从身心层面的全方位投入，摒弃多元

文化差异，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尊重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使叙事受众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数字

叙事场景中中华文化的深度解读。

（三）逻辑指向：文化产业变革与文化软实力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3]。文化作

为国家的重要软实力，不仅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增强本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增强对国外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在数智时代，坚持以科技赋

能文化，是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应然之选。数字叙事作为科技与文化深度融

合的产物，既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的升级优化，又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方面，多元化的数字叙事有效实现了中华文化资源在数智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动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文创产业等的有效融合。2024年国产 3A游戏《黑神话：悟空》以传统文学作品

《西游记》为蓝本，将其融入包含数字叙事的电子游戏之中，实现了传统叙事向数字叙事的转变，是文化

与科技融合的一次积极尝试，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提供了新的思路。《黑神话：悟空》的爆火直接带动

了旅游、文创产业等多个产业的联动发展。在旅游产业方面，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华严寺、悬空寺，

朔州应县木塔，晋中平遥镇国寺、铁佛寺，临汾隰县小西天等多个旅游景点借势推出“跟着悟空游山西”

的活动及打卡路线，邀请中外游客走进山西、了解山西。游戏产业与旅游产业由此实现了深度融合。在

文创产业方面，瑞幸联名咖啡、联想联名游戏设备、百度地图联名语音包、联名服饰等多领域联名活动

相继涌现，充分展现了游戏 IP的商业价值。此外，电脑主机、显卡、键盘、鼠标、电竞耳机等相关硬件

设备的销售也随之显著增长，商业效应从游戏产业链不断向外延伸，形成一波消费热潮，实现了游戏文

化产业与更多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充分彰显了数字叙事在推动文化资源转化、激活产业联动效应方面

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数字叙事有助于打破多元文化间的壁垒，进一步塑造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文化

的影响力。在实际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场景中，身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或群体往往视自己的文化因素

为合理，而将与自己文化习俗、文化观点相左的其他文化视为不合理。这种文化隔阂在传统传播方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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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有效消弭这一障碍，而数字叙事凭借其开放性与交互性，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叙事

通过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等方式，将故事、历史和文化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全球受众。这种

叙事形式不仅能够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还能够有效地展示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

增强受众对其文化价值的理解与认同，进而提升其在全球文化市场中的竞争力。数字叙事由此成为连接

过去与未来、本土与世界的桥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数字叙事视域下文化安全的现实挑战

数字叙事在给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交流与传播、发展与创新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带来了文化碎片化、同质化、边缘化、符号化以及商品化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与审视。

（一）文化碎片化风险

“碎片化”可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宏观层面，“碎片化”指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各领域均

朝着个性化、差异化的方向发展，整体性与系统性逐渐式微，不同群体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规范与标准；

在微观层面，“碎片化”又指时间的不连续、不完整，内容的分散与零碎等。而在数字叙事的语境中理解

“碎片化”，既指向叙事主体对宏大且完整的叙事内容进行片段化、零散的、跳跃性的分割，又指涉叙事

受众接受叙事内容的时间不完整。一方面，在数字叙事模式下，叙事主体将原本宏大且完整的文化资源

切割为适应数智时代传播特点的微小且零散的文化碎片，更加契合数智时代信息传播与更迭的速度和效

率。尤其是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数智时代，为了吸引大众，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文化叙事倾向于

制造快餐式的消费内容以迎合大众对浅表娱乐以及感官刺激的追求。因此，越来越多的碎片化信息充斥

人们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造成信息过载的隐性风险，挤占中华文化在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的生存空间。更

有甚者，数字叙事主体将历史事件、文化习俗等承载主流价值导向的文化内容简化、碎片化，致使大众

所接触和了解到的都是相对片面的文化资源。这种去语境化、去深度的碎片化叙事，极易成为历史虚无

主义滋长的温床。当历史事件被剥离其原本的时空背景、因果关系和价值导向，仅仅以孤立的片段呈现

时，其可能被恶意拼贴或歪曲，消解历史的严肃性与整体性，甚至被用来解构主流历史叙事，动摇文化

认同的根基。长此以往，原本完整的文化内容被割裂，不利于文化的整体性传承，更可能助推历史虚无

主义思潮的蔓延，使公众在片面信息的浸染中丧失对历史真相的辨别力，最终威胁文化安全的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人的碎片化生存是造成数字叙事场景下文化碎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当数智技术与人的生产

生活结合愈加紧密，人的生存时间就越被分割为一个又一个碎片化的时间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超11亿人，互

联网普及率达 80.1%，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11.25亿人[4]。统计手机网民较常使用的APP发现，即时通信

类、网络视频类、网络购物类、网络支付类以及网上外卖类五类APP使用频率最高，且使用时段分布相

对均匀，符合大部分网民闲暇娱乐的时间规律[4]。人的工作、生活、休息等时间被明确划分，由此人们越

来越习惯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浏览碎片化的信息而非深度阅读或思考。人的这种碎片化生活方式，使

阅读、文化、交往、社会服务等日常生活的诸多面向均呈现出零散化、浅表化的趋势，深刻影响了文化

在数智时代的发展与传承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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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同质化风险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益显现。尤其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

数智时代，承载着文化传播与交流使命的数字叙事进一步打破时空距离，可以实现即时性的跨文化传播

与交流。多元文化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交流和对话，弱势文化为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向强势文化靠

拢，文化间的同质化风险初步显露。

一方面，在实际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因文化差异而不可避免出现的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群体对不同文化的排斥倾向，叙事的传播半径相对集中于本国、

本民族范围内。尤其是在时空距离被打破的数智时代，民族文化想要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就必须进行适

应性调整，使得相对独特的民族文化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愈加符合不同地区和市场的文化审美和

偏好。对文化资源的这种适应性调整可以说是文化广泛传播的重要前提。通过调整，能够使蕴含民族文

化、民族价值观念的叙事模式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所接受和认可，从而进一步拓宽其传播和影

响范围。然而，当适应性调整从理性学习变成盲目效仿，国家和民族间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日渐丧失，

走向趋同，引发文化同质化风险。当民族文化符号被简化为标准化、流水线式的文化商品，当传统价值

观念被抽离其固有的历史语境并屈从于全球流行文化的叙事框架，当地方性知识体系在追求普适性的过

程中逐渐消解其独特的认知逻辑和情感联结，民族文化的“基因”便面临被稀释甚至湮灭的危机。另一

方面，数智技术尤其是算法推荐技术，以效率提升为主要目标。这种效率的提升不仅直接指向社会生产

力的提升，而且指涉应用层面用户黏性、点击率、浏览量、广告投放效益等的效率提升，算法推荐技术

由此应运而生。它旨在通过分析用户个人信息、网络行为、意见偏好等，实现信息、服务以及商品的定

制化推荐与推送。然而，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抓取用户个人信息对用户进行精确的、定制化的信息推送服

务，使得某一类的数字叙事模式、文化产品、价值观念等被“精准”“高效”地推送给固定群体，逆向驯

化用户形成“信息茧房”与“认知茧房”。用户接收到的文化和信息愈发符合其个人兴趣和观点倾向，直

接导致同质化的文化观念、价值观点在短时间内聚集并推送给特定群体，造成一定范围内文化的同质化

发展。文化同质化危机不是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国家文化的消失，而是多元文化象征和内涵意义的消

解和趋同，不仅淡化了多元文化所内含的独特性，而且侵蚀了其多样性，是对多元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严

峻挑战。

（三）文化边缘化风险

数智时代的数字叙事实现了不同文明、多元文化在数智空间的“在场”交流和对话，既拓宽了多元

文化传播的范围，却也给弱势文化带来了被边缘化的风险。尤其是在世界各国对互联网核心技术、数智

技术等掌控能力极不平衡的数智时代。西方国家相对强势，占据和掌握国际舆论场的绝对主导权，而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承载中华文化内涵的数字叙事在其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在国际舆论场

中直接表现为中华文化被视为异质文化而边缘化，在国内则表现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等充斥我国舆

论宣传主阵地，严重挤占主流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导致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失衡状态。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各国冲突和斗争的主要原因，文化相似的国

家将倾向于融入同一个文明集团，抵制与他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而文明也将成为未来建立国际秩序

的主要因素[5]。在亨廷顿的设想中，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无法交流、无法共存，只存在彼此竞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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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消亡。这一论断深刻暴露了其理论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预设，即将西方文明视为世界秩序的终极

标尺，非西方文明则被预设为异质文明与挑战者，这种本质上的文化等级观，不仅简化了文明的多样性，

更掩盖了西方为维护自身霸权而可能采取的排他性策略。当然，现实世界中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并未如他

所设想的这般，陷入无法交流、无法共存的境地。相反，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日益密切。尤其是在

互联网广泛普及的数智时代，不同文明的国家将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融入数字叙事以实现民族的、区域

的、国家的文化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广泛交流与传播。多元文化传播形式由传统叙事模式向数字叙事模式

的转变，是数智时代国家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然而，这种交流的深化并未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

霸权逻辑。多元文化间交流的日益密切也进一步引发了西式文化叙事对中式文化叙事的攻击。即通过掌

握数字传播的话语优势，西式叙事或贬抑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或歪曲其历史传统，或消解其现代性意

义，试图将中式文化叙事边缘化为“非主流”或“异质性存在”。这种攻击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数字

时代的延续与变体，其目的是维护西方文明在国际舆论场中的主导地位，压缩非西方文明的生存与表达

空间，进而加剧中华文化在国际舆论场被边缘化的危机。

与此同时，数智技术为多元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叙事平台，数字叙事突破传统叙事模

式的桎梏实现受众与文化资源的“在场互动”，使大批异质文化经由数智媒介在我国舆论宣传阵地广泛传

播。当然，我们鼓励和支持多元文化在“各美其美”中实现“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当前多元文化格局中，现实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

社会思潮。这部分错误社会思潮、价值观念挤占了中华文化的叙事空间，引发数字叙事媒介中主流文化

与非主流文化的发展失衡。

（四）文化符号化风险

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中的文化符号化现象归因为媒介的符号化，在他看来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将一

切物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推向符号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

大众媒介可以使用户足不出户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信息。但是，当信息和文化经由媒介技术以抽象的

数据形式被广泛传播时，原本的信息和文化被抽象化，且传播主体可以对抽象化的信息、文化等进行剪

裁、拼接、删减等处理方式。因此，通过媒介传播给受众的文化可能是被多次加工后的文化，甚至可能

出现再生产的信息、文化等与原本现实的信息、文化相差甚远的情况。数智媒介在介入文化传播的过程

中，消解了文化原本的内涵、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媒介自身的符号化对信息和文化进行再生产，致使文

化按照媒介自身的符号逻辑呈现给受众，同时赋予其新的符号化了的意义和内涵，致使文化的内涵与表

象分离。

一方面，文化的符号化确实提升了其在数智时代的传播效率，却也在无形中淡化了文化所承载的内

涵与价值。尤其是在数字叙事的情境下，文化被融入进图片、视频、游戏、影音作品等以视觉效果为主

的数智媒介，在网络虚拟空间得到广泛传播，文化在此时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一种产品，而非文化价值的

载体。文化的符号化致使受众在接受数字叙事时，更加关注数字叙事的沉浸式互动所能带来的感官刺激

而忽略了符号背后的价值意义及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数字叙事打破了传统文化叙事模式以语言、文字

等为中心的文化形态，代之以立体的影像和即时的互动，为受众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与现实社会相差无几

的“仿真世界”。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仿真世界”中的全息影像、数字人等去了解真实世界。人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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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数智技术所创造出的“虚拟世界”“仿真世界”，他们就离现实世界愈加遥远。数字叙事为受众提供

和营造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和极其逼真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受众的想象，人们越来越习惯接受被符

号化的文化，逐渐丧失思考和批判现实的能力。

（五）文化商品化风险

在全球化和数智化的背景下，文化产品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广泛存在于市场交换之中，文化产品的

商业化已然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成为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一种普遍经济现象。受市场运行规律以及资

本逻辑的影响，被商品化了的文化资源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市场竞争中的重要商品。

一方面，文化商品化为文化资源注入强劲的市场动力，使其迅速在全球范围得到传播，可以说是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兼顾了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受市场逻辑的制约，

文化产品的内涵价值和思想深度难免被弱化，出现市场逻辑与文化价值的冲突。尤其在数字叙事背景下，

文化商品化风险日益凸显。

不可否认的是，数字技术使得文化产品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方式进行生产和传播，极大拓

宽了文化产品的市场范围。但是，数字叙事深受数字媒介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影响，以利润的最大化为

价值追求而忽略了文化产品的价值内涵。因此，就容易出现短时间内大量推送消费者喜爱的同质化热门

内容，使得少数文化产品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而另外一部分文化产品则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导致文化

生态的失衡现象。受市场逻辑支配，文化产品和服务容易被视为一种单纯的商品形态，其生产与流通遵

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以及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忽略文化产

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仅仅将文化产品视为盈利的工具。伊格尔顿指出：“文化讨论的是价值而不是

价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质，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侩。它探索的是作为目的本身来开发人的力量，而

不是为了某个不光彩的功利动机。”[7]然而，在数字叙事视域下，文化产品的数字化也使盗版、侵权等行

为愈发便捷且频发。这不仅导致创作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更使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传承和保护

皆以经济效益为前提，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正在悄然流失。

三、数智时代文化安全的实践进路

数字叙事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叙事模式，极大地丰富了文化表达的形式和内容，促进了跨文化间

的互动、交流与融合，为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维护提供了叙事助力。但是，却也造成文化碎片化、同质化、

边缘化、符号化和商品化的安全风险。如何有效化解数字叙事视域下的文化安全风险，构建以数智技术

为支撑的文化安全发展格局，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现实问题。

（一）多模态数字叙事：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转变

文化碎片化的发展特点迎合了数智时代的消费特征，却无形消解了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宏大价值内涵，

大量碎片化的文化信息导致用户难以形成连贯且完整的认知。随着用户对文化等精神产品需求的提升，

简单的碎片化信息已然无法满足其对于深度知识和复杂问题的理解需求。用户不仅仅希望通过数字叙事

获取信息，而且渴望通过叙事与他者建立更深刻的情感联结。推动文化碎片化向系统化、结构化方向发

展，既是用户需求变化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数字叙事的重要使命。通过多模态融合、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数字叙事能够更好地整合和呈现数字化的文化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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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完整和更具内涵价值的文化产品。

多模态理论学家冈瑟·克雷斯将模态定义为“用于意义生产的一种符号资源，为社会所塑造、文化

所给定。图像、写作、布局、音乐、体态、言语、动画、音轨、3D物品均为表征与交流中使用的模态例

子”[8]。在叙事理论中，模态指涉叙事文本中的话语或话语表征类型。数智媒介的技术创新带来了叙事文

本的多样化，推动文化叙事形态由传统单一模态向多模态融合发展。如声音文本具有副语言特征、书面

文本具有版式布局特征、表演文本具有动作表情特征、电子文本的链接与动画乃至虚拟现实的身体传感

装置等，且这些模态可以融合出现在同一数字叙事场景中。多模态数字叙事进一步加深了受众对所叙内

容的认知和理解，实现用户对文化的碎片化理解逐步转变为对文化的系统、全面理解。一方面，数字叙

事为多模态文化资源注入叙事性和互动性。数字叙事的主体在叙事的过程中，综合利用文本、图片、音

视频、互动游戏等模态，同时满足叙事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认知需求，提升其参与感和沉浸感。另一

方面，通过多模态数字叙事，不仅能够使得文化叙事以更加丰富和立体的方式呈现，而且还能激发叙事

受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促进叙事受众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产生。此外，多模态数字叙事的互动性设

计增强了用户与叙事内容之间的多模态互动，使其在参与叙事的过程中获得更加个性化和深度的叙事体

验和文化认知，从而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传播和价值最大化，助力文化资源数字叙事由碎片化向系统性、

结构性转变。

（二）守正创新：从同质化到多样化的复归

受资本逻辑驱动，数字叙事模式下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愈加凸显，不仅表现为中华文化资源在国际传

播中的适应性调整，而且表现为国内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同质化。文化同质化不仅严重削弱了文化的多样

性与独特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的凝聚力与创新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文化建设来

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9]坚持守正创新，是数智时代

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叙事实现同质化向多样化复归的根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中华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在国际社会中的传播，往往需要对民族文化进行一定的适应性调整，以符

合不同地区、异质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虽然这种适应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华文化

资源国际传播的范围，有助于跨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但长此以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逐

渐丧失其独特性和多样性，日趋同质化。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化。每

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历史和价值体系，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真正具有民

族特色的文化才能走向世界，一味迎合讨好并不能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反而可能导致文化失

去其原有的价值和生命力。因此，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坚持守正创新尤为重要。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

的核心价值观，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和原创性；另一方面，结合时代特点和国际视野，探索中华文化的创

新表达和传播范式，使传统文化在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中焕发新生。在国内文化生产与消费各环节，以多

元文化的共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取代同质化的文化产品竞争，推动文化产品从同质化向多样化的价值复

归。首先，坚守中华文化精髓，同时深入挖掘和传承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通过创新性发展，将传统

文化元素与当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美感的文化产品。其次，培养文化消费

者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审美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接触和欣赏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加深对文化多样性

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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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守正创新，不仅能够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还能促进跨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实现文化同质化到

文化多样化的复归。守正创新要求我们在数字叙事的实践中，辩证处理好“根”与“魂”和“形”与

“神”的关系。“守正”是根基，意味着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挖掘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

的文化资源。“创新”是动力，意味着要善用数智前沿技术，重构文化的叙事场景与表达方式。通过守正

创新打破资本逻辑下的同质化桎梏，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数字文化生态。这不仅能增强人

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更能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中华文化在保持独特性的

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融入世界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真正实现从单一维度的同质化竞争向多维度的

多样化共生的历史性跨越。

（三）数智融合：从边缘化到中心化的提升

数字虚拟空间作为当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阵地，是世界各国积极抢占的战略高地。可以说，谁拥

有了数字虚拟空间的主导权谁就拥有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导权以及设置国际话语议题、操纵话语走

向的权力。话语权强调话语的有效性，即话语表述、数字叙事能否被他者接受，别人是否愿意听你叙事。

话语权也因此与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挂钩。一个经济实力、科技能力强盛的国家，必然拥有设置

国际话语议题、操纵话语走向的权力，反之，一个经济和科技实力衰微的国家，对外很难拥有话语权。

概而言之，在国际社会中经济、科技实力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国家必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也必然是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导者，其文化叙事也必然占据中心地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以及对互联网掌控的技术优势占据数字虚拟空间的主

导权。一方面导致非资本主义的话语叙事在国际舆论场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攻击，严重挤占他国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探索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以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实现中

华文化在国际国内舆论场由边缘化向中心化的提升。

《2022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我国已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二水平，

虽然较美国仍有一段距离，但已然成长为世界各国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10]。伴随着国家科技水平以及综合

国力的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舆论场中也逐渐由边缘化向中心化转变。与此同时，数智融合推动技术进

步更是为中华文化在国际空间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有效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叙事的跨文

化传播与交流。面对多元文化抢占中华文化宣传阵地的问题，坚持以数智技术赋能文化叙事模式创新，

推动中华文化由边缘重新走向中心。一方面以多模态数字叙事重塑和强化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另一方面，创新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推送功能，兼顾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充分发挥

“技术之善”以提升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四）深度叙事：从符号化到深度解读的转变

在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的数智时代，文化的符号化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字叙事一方面加剧了

文化在“快消费时代”的符号化进程，导致文化容易被简化为一些易于识别的符号或标志，这些符号元素

往往能快速吸引人的注意力，但也掩盖了文化深层次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数字叙事以非线性的沉浸

式、互动型叙事模式成为推动文化传承以及深度解读的重要工具。要在全球化、数智化背景下更好推动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就必须推动文化由符号化的浅表娱乐走向深度叙事的深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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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将数字叙事分为互动小说、超文本小说、互动戏剧以及包含叙事的电

子游戏等[11]。在她看来计算机与数字文本的结合，实现了可变性与叙事性的结合。用户可以通过话语（通

过特定媒介呈现的叙事脚本）、视角、情节（故事脚本本身）等，完成非线性的数字叙事。其一，数字叙

事中的可变话语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可变话语改变的并不是情节，而是表述的方式。类似拼

图，叙事受众在心理上对文本内容进行重新排列，最终将片段化的信息重构成完整的情节。其二，数字

叙事的视角可变，受众可以通过切换不同视角多维度观测叙述情节并建构起完整的故事线。其三，数字

叙事如电子游戏、互动戏剧、对话系统、虚拟现实装置等，在用户与文本互动的过程中，动态生成情节，

给予受众不同互动类型的多元化信息反馈。在这些非线性的数字叙事中，受众透过多视角、可变话语、

可变情节的深度叙事，逐步串联起完整的故事情节、立体化的多元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所蕴含的深刻价值

理念。此外，数字叙事还具有强互动性，这种互动指涉用户与数字文本的各种关系。用户采取不同的互

动模式即可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层面。用户在频繁的互动中整合故事、创造故事、理解故事。深度叙事创

造非线性互动叙事、沉浸叙事，使用户以想象力介入对所叙故事的心理建构和批判思考，完成文化符号

化的浅表解读向深度解读的转变。

（五）文化价值导向：从商品化到文化使命的回归

文化产品兼具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其文化属性追求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社会效益，而经济属

性则追求其商品化所能带来的最大经济效益。在消费社会中，对文化产品经济效益的追求明显超越了

对其社会效益的关注，致使文化商品化片面追求市场和利润最大化的现象愈演愈烈。文化产品的价值

实现从精神、道德层面的影响力、感召力转而变为其在市场中的销售量和观众点击率等量化的指标来

衡量，文化使命感被资本逻辑所取代，其内在蕴含的价值导向作用正逐渐被消解。推动资本逻辑驱使

下的文化商品化向文化价值使命的回归，不仅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必然选择。

推动文化商品化向文化价值使命的回归，首先要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发展。科学技术的

发展催生出以“技术至上”“效率为王”的对科技、对工具理性的价值依赖，其中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

主导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受工具理性影响，以数字叙事形式呈现的文化产品出现对数智技术的过分依赖

以及对文化产品经济效益的片面强调，而忽视了文化产品的价值意义。对此，必须实现价值理性在数智

社会的复归，即工具理性以人的价值认同为前提，价值理性的实现离不开工具理性的帮助，实现两者的

平衡发展。在追求文化商品化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统筹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实现文化产品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向全社会传递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文化价

值导向作用的回归。其次，发展“耐心资本”助力文化商品化向文化价值使命的回归。文化商品化及其

经济效益属于文化产品的显性属性，它直接体现在文化产品的销售量、点击率之中，短时间即可获得收

益。而文化的价值使命属于文化产品的隐性属性，它通常不直接体现在文化产品的表面特征之中，而是

通过具体的产品形态传递其价值内涵，其盈利周期更长，风险也更高，一般的资本或投资人不愿投入其

中。因此，鼓励和发展耐心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数字叙事以文化的价值使命为

出发点，是助力文化商品化向文化价值使命回归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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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关事业兴旺

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12]文化领域的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叙事视域下，文化安全建设既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复

杂风险。一方面，数字叙事成为文化安全的重要支撑，数智技术深刻赋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交流与传

播、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数字叙述也为文化安全建设带来新的挑战，信息过载诱发文化碎片化，市

场逻辑加剧文化同质化、边缘化与符号化，文化商品化更使其价值内核面临被消解的风险。如果放任风

险蔓延，文化安全屏障的失守将直接动摇民族凝聚力与精神根基，使“平安中国”建设失去文化支撑这

一根基，最终危害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在数字叙事视域下加强文化安全建设，是维护国家主权、保障

人民精神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文化安全建设需在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中筑牢防

线。既要善用数字叙事扩大主流文化影响力，以沉浸式、交互式表达激活文化生命力，更要警惕技术异

化与资本侵蚀，通过制度规范保障文化价值导向，以法律规制守护文化数据主权，以多元共治抵御意识

形态渗透。唯有在数字浪潮中坚守文化安全的战略主动，方能将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有机结合，使中华

文化在传承创新中永葆精神内核，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坚不可摧的文化屏障，夯实民族复兴的精神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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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Narrative： Generative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acti‐

cal Pathways

Han　Ye

Abstract: Digital narrative has built a new bridge for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ce era. It has brought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exchange and 
disseminati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Digital narrative lays the digital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digi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memory, bridges cross-cultural 
exchange via digital communication matrices support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empow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soft power thr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However, it also imperceptibly leads to security risks such as cultural fragmentation, 
homogenization, marginalization, symbo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adopt 
multi-modal digital narratives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from fragmentation to 
systematization, take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as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facilitate the return of culture from homogeniz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advance the rise of 
culture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centralization through digital-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from symbolization to in-depth interpretation through in-depth narratives, and 
take cultural value as the guidance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culture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the mission 
of cultural value, so as t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cultur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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